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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 要】：墓主为西汉早期某代楚王的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陵，陵园规模庞大，由王（后）墓、陪葬墓群、

兵马俑坑、丛葬器物坑群及建筑遗址组成。从五号兵马俑坑发现的建筑遗迹、坑内大量的兵马俑部件以及其他兵俑

坑的方位，结合济南危山汉墓兵马俑坑附近发现烧制陶俑的窑址等因素考察，五号坑应为兵马俑的“组装场所”。

这在已发现的几处汉代兵马俑遗址中属首例，对于兵马俑烧造地点、运输和组装以及兵马俑坑的营建过程研究具有

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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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中图分类号】：K871.41 【文献标识码】：A 

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陵自发现以来备受学界关注，经过多年调查与研究，确定其为西汉早期某代楚王的陵园。自1984年发

现兵马俑陪葬坑以来，先后发现了狮子山楚王墓、羊龟山王后墓、陪葬墓群、丛葬器物坑群及建筑遗址等［1］（图一）。兵马俑

坑主要分布在狮子山西麓，计六条。一至四号坑为步兵俑和车兵俑坑，五、六号坑则被定为骑兵俑坑，目前已进行复原展示［2］。

但是根据五号坑的发掘情况及对六号坑的相关记载，我们认为五号坑实为兵马俑的“组装场所”，试将观点简述如下，不正之

处敬请方家指正。 

一、五号坑的清理发掘 

五号坑位于狮子山西麓，在一号俑坑西北约125米处，西距古泗水（今黄河故道）约800米，南距古泗水约500米，为黄泛区。

根据周围地层判断，坑上原有4.5米左右的淤土层，后大量取土时发现。1985年狮子山汉兵马俑第一次发掘后五号坑未能及时清

理，由于雨季山洪爆发被淹没在潭水中。1987年10月，骆驼山村清理水塘，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对塘底暴露的五号坑进行清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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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掘［3］。 

 

五号坑平面呈长方形，与复原后的六号坑毗邻，相距8米，两坑东西平行排列。五号坑东西长13.5、南北宽约3.5米［4］，坑

底略加铲平，南北两侧各有6个石柱础，坑内成组分布陶马俑的各个组件，俑坑西部、南部为两组马身，中部为一组马腿，中部

偏北分布一组马耳，东部为两组拼合完整的陶马。除陶马俑及其组件外还发现完整板瓦2件，筒瓦1件以及一定数量的瓦片（图

二）。 

 

柱础石12件（编号1-12）。平面形状为不规则方形，大小略有差异，直径在15～25厘米之间。平均分布于遗址南北两侧，

间距基本相同。 

马头2件。H5︰48，通高22.8厘米（图三︰1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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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耳1组。清理时采集，较完整的有十数件，另有部分残损严重。H5︰50－1、2，长4.8、最宽处1.8、最厚处1.2厘米（图

三︰2；彩插一︰1）。 

马身27件。分两组摆放。一次模制成型，中空，由前至后可分胸、腹、股三部分。中间为腹部，开一大圆孔。H5︰27，通

长40.8、高14.4、最宽处16厘米（图三︰3；彩插一︰2）。 

马腿1组。清理时采集，较完整的有十数件，另有部分残损严重。前后腿高度相同，前腿较后腿略直，后腿曲度略大。马腿

通长20.4厘米（图三︰4、5；彩插一︰3）。 

 

板瓦2件。标本47，曲面，外饰绳纹，内为素面。在清理过程中采集板瓦碎片若干。长50.53、宽46.11、厚2厘米（图四︰2）。 

筒瓦1件。标本41（图四︰1），由瓦头及瓦身两部分组成，曲面呈长半筒状，外侧饰绳纹，内素面。另在清理过程中采集

了一定数量的筒瓦残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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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当前对五号坑的认识 

准确判断五号坑的性质，有助于通过兵马俑研究汉代军队构成和军阵的组成，学者们显然对此有明确认识。五号坑发现后，

虽然未有专文研究，但是在相关文章中一些学者对于五号坑的性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。 

在发掘之初，发掘者依据到处堆放的马俑部件，初步认定为马俑坑，这是比较笼统的称谓［5］，后来经过进一步研究认为其

是未最终建造完成的骑兵俑坑［6］，多数学者认同这一观点［7］，在此基础上，还有学者对这支部队性质作了研究，指出从其位于

主力部队西北前方百余米位置来看，这支骑兵部队可能是主力部队的先锋部队“兴军”［8］。然而，尚未组装的部件只能说明陶

马俑尚未装配完成，不能说明骑兵俑坑未建造完成；这个坑南北两侧各平均分布六个柱础，以及建筑材料板瓦、筒瓦等，显然

原本搭建有地面建筑，而即使修好的俑坑也没有类似特征，因此判断它为未修好的骑兵俑坑的说法值得重新讨论。 

其次，1987年清理时，由于早年取土破坏，发掘者仅发现数件马俑和骑兵俑，更多的是焙烧变形的马俑部件，成堆堆放，

无排列规律。后来主要发掘者之一邱永生先生曾推测“更像是被弃用的废品坑”［9］，此说有一定道理，然而，仔细观察可知，

马俑部件虽然没有组装，放置却有一定规律性，马身、马腿和马耳均是分门别类地摆放，组合完成的马俑则堆放在一起，在有

限的空间内排列有序，并非杂乱无章。 

三、五号坑实为兵马俑的“组装场所” 

对于五号坑的性质，近年来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，但是坑内出现的异常现象没有得到合理的解读，尚未形成一致

结论。事实上，如果将坑内遗存综合分析，则可以看出五号坑既不是未完成，也不是废品坑，实为狮子山兵马俑的“组装场所”。 

第一，五号坑为一建筑遗址，当时应有地面房屋建筑，与其他俑坑情况不同。坑体南北两侧各平均分布六个柱础（柱础石），

是承受屋柱压力的基石；这些柱础石还可有效防止木柱腐烂，是木构房屋建筑不可缺少的部分。五号坑发现保存完好的柱础且

分布均匀，平均间隔2.7米，南北两侧各六组（图二︰1—12）。加上坑内发现的板瓦、筒瓦，可以断定当时存在木构房屋建筑。

狮子山西麓所发现的其他五个俑坑，六号坑因破坏严重无法得知俑坑原始面貌，一至四号坑未发现存在房屋建筑的痕迹［10］；其

他同时期或时代相近的兵马俑坑，除秦俑俑坑使用棚木搭建成框架结构形成一定的空间外，均未发现类似现象［11］，而秦俑搭建

的木构框架也并非房屋。可见五号坑与其他俑坑不同，并非单纯的陪葬俑坑。 

第二，兵马俑并非一次模制成型，而是分模合制而成［12］，必然存在对兵马俑进行拼合的“组装场所”，五号坑的整体面貌

符合这一条件。狮子山发现的兵马俑主要包括人物俑和马俑，人物俑的头、身、足分模制作后插合，陶马的耳、头、胸腹、四

肢分模制作（图三），最后进行统一拼合组装。发掘情况表明，五号坑为骑兵俑的组装场所。五号坑内存放着组装前陶马的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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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部件，且分组明显，自西向东分布马身两组、马腿一组、马耳一组，马头两件，组件齐全的陶马两组（彩插一︰4）。并于附

近采集刻铭“衣駒”的骑兵俑一件（彩插一︰5），骑兵俑包括陶马及骑俑，骑俑缺失两手。陶马的各个部件分布极有规律，加

上组装好的陶马两组，比较完整的骑兵俑一件，可以证明五号坑为组装骑兵俑的场所。 

第三，六号坑与五号坑相邻。1981年骆驼山村砖瓦场取土烧砖时发现一条俑坑，即为现在的六号坑，坑内出土了陶马和骑

兵，由于发现时俑坑面貌已被破坏，无法准确判断俑坑的位置、大小及形态［13］。根据其发现的大量陶马及骑兵，可以判断在五

号坑附近存在一个或数个骑兵俑坑，而五号坑即为组装骑兵俑的场所。 

目前已发现的西汉兵马俑中，陕西咸阳杨家湾汉墓［14］陪葬俑坑出土骑兵俑583件；步兵俑1965件。整个军阵作五列四行排

列，前三列六坑为骑兵俑，后二列四坑为步兵俑。山东济南危山汉墓一号兵马俑坑［15］共出土兵马俑两百余件，整个队伍的排列

安排如下：队伍的两侧及后侧共由24名步兵俑面向队伍分立拱卫，队伍的最前侧为一排骑兵俑，共5名，其后为四辆陶质战车［16］。

杨家湾汉墓与危山汉墓陪葬俑坑的骑兵俑均在步兵俑前方，而狮子山兵马俑的骑兵俑坑也在军阵前方，根据参与发掘的考古人

员回忆在1—3号坑西侧约30米处也发现大量陶马与骑兵，应存在骑兵俑坑（图一）。而现在的五号坑为进行兵马俑组装的场所，

复原的六号坑位置与实际骑兵俑坑应该有一定的偏差。 

第四，济南危山汉墓兵马俑坑附近发现烧制陶俑的窑址。2002年危山汉墓一号兵马俑坑发现陶俑、陶马及陶车共二百余件，

2003年考古队对危山北麓进行大面积勘探，发现并清理了三座窑址，出土了大量陶制车、马、人俑等，与俑坑发现的陶俑一致［17］。

这一发现说明危山汉墓兵马俑为就近烧制；由于窑厂距俑坑较近，陶俑极有可能在窑厂完成组装后放入俑坑。而窑厂本身可能

就是为了烧制这批随葬陶俑而建，在完成烧造任务后废弃。俑坑与窑厂距离近，可以有效解决陶俑在运输过程中的损坏问题，

这从某种程度上说明在俑坑附近进行烧制或组装陶俑是必要的。 

至于为何五号坑内仅发现陶马俑及其组件，并未发现其他种类兵马俑，有以下三种可能性：一是其他种类兵马俑的“组装

场所”不在陵园范围内，而陶马俑体积大、四肢较长，极易在运输过程中断裂，因此就近选址组装；二是其他种类兵马俑的“组

装场所”在俑坑附近但尚未发现；三是不同种类兵马俑分批组装，陶马俑为“组装场所”五号坑停止使用前的最后一批。 

四、结论 

从五号坑发现的建筑遗迹、坑内大量的兵马俑部件以及骑兵俑坑的方位，结合济南危山汉墓兵马俑坑附近发现烧制陶俑的

窑址等因素考察，我们认为五号坑实为兵马俑的“组装场所”，这在已发现的几处汉代兵马俑遗址中属首例，对于兵马俑烧造

地点、运输和组装以及兵马俑坑的营建过程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。济南危山发现的兵马俑附近发现了烧制陶俑的窑址
［18］，解决了危山兵马俑的制作来源问题；而徐州狮子山发现的兵马俑数量巨大，种类繁多，周围一定也有配套的制作场所。但

遗憾的是，狮子山兵马俑发现年代较早，周边环境已发生较大的改变，短期内难以进行更深层次的考古调查与发掘，是否也存

在此类现象已很难得知，只能期待更多考古材料的发现与公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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